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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一夜要在小青手金

春将军营中度过？”舒莞屏问憨
儿。憨儿点头：“是他最北边的一
处小营，都尉会来迎接。”然后提
醒：“在所有将军中，朱砂滚子万
东是谁都比不上的。因为大城池
最初是他的地盘，两条水道都由
他把持，他接迎了大公的队伍。如

今的护城副都统就是他的人，所
以大公和国师对万东最为倚重。
河东的猞猁胆刘通不过是个山寨
头儿，后来投了大营，万东将军从
不正眼瞧他。”憨儿说到了那次可
怕的东行：“他竟敢在总教习大人
面前端着，真真可恶！”

天黑前来到一条河汊。前行

的武士兜马转来，说这是兵营派
人接迎的地方，大约不远了。正
说着，几匹马由远而近，领头的正
是都尉。营地靠近一个不大的村
落，依托一座废弃的庙宇。都尉
对总教习一行表现出极大热情，
说：“鄙人当值多年，何曾接待过
府中大人！”他对简陋的居所表

示歉意。晚宴设在放置香案的地
方，两张门板拼成方形大桌，铺了
粗布，烈酒和乡间土产摆了满满
一桌。

入夜后，四周甚是寂静。舒莞
屏和银库匠师在外面走了一会
儿，憨儿在稍远处。匠师说起这次

巡行：虽是例行公事，但少不了与
大营角智。“他们的账簿一塌糊

涂，做些手脚是自然的。上缴银库
的银两和财物到底该有多少，府
上大人心知肚明。瞒下的数目除
了金矿收益，还有更大一项，就是
大户进贡。金条银两，厨娘丫鬟，
她们可抵大批银子，也最讨大营
的欢心。”“私授女子？府上大人不
知？”“府上睁一眼闭一眼。因为上

好的女子才会送到府上。那些大
户如不顺从，或者和山匪官府勾
连、倚势逞强，索性就把他们‘平
了’。这就可得大宗财物。凡财物
人头我们都要留意，这是巡行的
要紧处和着难处。”舒莞屏点头：
“一切还请匠师多多留心，这些事

体我全不通晓。”

舒莞屏提到银库的异灵之
事，匠师惶然四顾，目光凝在黑暗
中透出几点光亮的庙宇，小声说：
“这是禁言的。大人，有一天夜里

我去银库，穿过廊道看见老匠师的
小屋闪着烛光，就往里看了一眼。
老天，我吓得头发都竖了起来。大
人，我看得清清楚楚，坐在案头翻
弄账本的真是‘五微子’，他头发
芜乱，就像押赴刑场那天一模一
样。他一边翻账本一边揩脖子，不
是揩汗，是把一汪汪血抹去。大

人，我看得真切，没有一句夸张！”
舒莞屏惊得呆立，吞下一口

冷风。憨儿还在后面，一个黑影从
庙宇中走出，是那个总兵。匠师瞥
一眼说：“这个总兵每次都要同
来，他不言不语，其实是副都统的
一双眼。”他们往前走去。舒莞屏

对这位匠师甚有好感，又问了几
句老匠师和他的爱徒。匠师眼睛
转向一边：“再也没有那么好的雕
版师了。银票上的大公像那么小，
精绝到一眼即可辨认！”匠师说不
下去。

四

小青手金春的营地在一条狭
长的山谷中，散布于东西数十里。
大小村庄相距很远，它们沿河而
筑。河流干涸大半，只剩中间一线
流水。这里的河沙堆成一座座小

丘，河床上多有坑塘，那是淘金人
留下的。比起掘凿矿洞，河中淘金
省下不少力气。将军主营前几年
驻扎峰峦深处，那里有山匪留下的
洞窟和防守工事，而今移入开阔的

谷地，依傍一个最大的村落。背后
那片峰峦仍旧屯下大批粮草，已成
可靠的据守，每有交战，主力就会
退到那里。几年经营，这个大营既

可享用稠密的人烟物利，又有不断
加固的山地之险。大营接待府中
大人通常在谷地村落。憨儿告诉
舒莞屏：大公去过那些暗道勾连
的山地，甚是满意。“山匪留下的
粮库和炮台还在，真正易守难
攻。”舒莞屏想到了“小雀鹰”的山
寨：所有悍匪都有险可据，所以才

铤而走险。这些人的残忍血腥超
出了想象。那一次“小雀鹰”在石
块上支起一口烹人的大锅，真的准
备把自己扔进鼎沸之中。他吸了
一口冷气。

金春将军对巡督给予礼遇。
舒莞屏感谢将军，对方龇着茶锈染

黑的牙齿：“如此俊俏的小生！”舒
莞屏注意到将军的一双手：青魆魆
的，胖而小，像一对佛手瓜。将军
把手收回，放到膝头。

原计划在大营里度过三日，
由府中匠师和总兵与营中账官对
接物事。舒莞屏由将军或副将陪
同，闲叙茶饮。将军多次言及大公

和国师，表达了无尽的思念，每每
提到万玉大公，总要拱手行遥拜之
礼。在大营厅堂中，舒莞屏又看到
了大公的画像，那是以前见过的：
方面宽额，双颊过于丰实，端庄肃
穆有余，只与真实的大公毫不相

干。“巡督大人离大公近便，能够
时常拜见，该是多大褔缘！”将军
说得眼窝发红，舒莞屏有些讶异。

每夜宴饮。菜肴多为山珍，最
有名的是一道野鸡蘑菇。有一种

大如拇指的小鸟，面糊包裹油炸，
就像一枚红枣，填到口中酥脆酸
甜。将军一口一只小鸟，嚼得脆
响，再次说到大公：“多么绵软的

心性，见到小鸟不忍食用。呜呼，
天佑大公！”他饮过几杯，一双眼
睛似有僵持，鼻子稍稍堵塞，看着
客人出神，还把一只小手从案下伸
来，长时间放在舒莞屏腿上。舒莞
屏不得不把身体移开一点。晚宴尾
声，副将进来，想搀扶将军，将军
伸出小手轻掴一下：“大胆！没见

我陪巡督大人？”
他人退下后，将军拉住舒莞

屏的手，语带悲泣：“巡督大人！
仗着酒气壮胆，不吐不快！我要告
一刁状了！”说着，额头渗出一层
汗水，狠狠抹去，喊道：“朱砂滚
子万东欺人太甚！我一忍再忍，这

回不想忍了，一直等巡督大人到
来！不瞒你说，我十几岁就与村西
大橡树结下拜把兄弟，谁敢惹我，
必死柞木棍下！而今有一群忠耿
卖命的兄弟，我一声令下，一夜推
平他的大营！”

舒莞屏大惊，让他有话慢说：
“府上不会偏袒，将军尽可放心。”

“那棵老橡树是我的拜把兄弟！”
他咕哝着，最后道出原委：江北数
一数二的大府邸已在这个月初“平
了”，此事震惊南北。这个百年府
邸根基雄厚无以撼动，几十年匪患
猖獗各路争锋，也顶多擦伤它的皮

毛而已。府邸蓄养精干武力，且一
直受旗营庇护。时局激变风云不
测，官军与河西对峙稍缓，旗营全

力阻遏义军，正准备决战登州。
（未完待续）

“办不到的事，我们抬来杠去的有用吗？无论
怎样，总不能把尸体停在那儿折腾吧？”
“咱俩也打开窗户说亮话，人一埋，还说啥？拿

啥说？”蔡表舅狡黠地一笑，“都是明白人么。”
“那这拉锯战到底拉到啥时候哇？”
“你要硬说拉锯战，这个比喻也好。你知道中

国古代打得最长的战争是多少年吗？整整一百二
十三年哪！五胡乱华，从西晋末年一直打到北魏统

一。那可是人老几辈子在拉锯呀！你耗得起吗？连
我们的骨殖都没了，何况我表外甥。其实这事很明
了，公家对私人，石头对鸡蛋，只要不硬碰硬，一切
都好说。硬碰不得，也碰不起呀！这个你比我懂，维
稳工作至关重要！昨天省报头版说的就是这个。听
说你是个爱观天象、知晓天下大势、能掐会算的
人，存驴什么时候能下葬，你应该比我清楚啊！”
“蔡叔，你错了，我是个天文爱好者，既不会

掐，也不会算，我就知道，这事拖不得了，棺材缝里
都有成群的苍蝇盯上了，说明……”
“不说这个，我们不说这个，那是卫生院、防疫

站的事，你得让比你更大的领导知道，这事没有他
们想的那么简单。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咱是法治
社会，按有关法律和文件规定，我表外甥完全符合
国发《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三条第三款之规定：

在作战前线担任向导、修建工事、救护伤员、执行
运输等战勤任务牺牲的……应批准为革命烈士。”
“可这不是前线哪，蔡叔！”安北斗强调说。
“派出所追赶逃犯，那不是战时，不是前线吗？

存驴占了两项：‘担任向导’‘执行运输任务’。他还
占了一条：‘本条例第三条规定以外的牺牲人员，
如果事迹特别突出，足为后人楷模的，也可以批准
为烈士。’”

“这里面可是讲要‘足为后人楷模的’呀！”
蔡表舅抬起眼镜腿看了看他：“我说得不对

吗？存驴死得十分惨烈，事迹不可谓不突出啊！听
说是你亲自从山下背上来的，四肢都摔成了莲花落
子，血喷了你一脖项，你也很英勇啊！政府也应该
给你请功的！”

“蔡叔，不说这个，那就是背个人的事，谁遇见
都会背。”
“那可不一定，现在眼见谁摔倒了连扶都不

扶一下的有的是，何况你还是端公家饭碗的。了
不起，好干部！”他还给安北斗奓了个大拇指，然
后说：“我这里还有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革命烈
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其中第十二
条讲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因对敌作战或对
敌斗争……注意……牺牲的人员，无论烈士生前
是军人、机关工作人员……注意……参战民兵民工
的，参照有关文件执行。我家存驴开车担任向导并

执行抓捕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子的行为算不算‘对
敌斗争’？他生前不是警察，可总算‘参战民兵民
工’吧？你们政府比我更懂得文件法规。如果可能
的话，我希望你的上级能接见一下草民，我也是想
为工作尽点绵薄之力呀！”

安北斗突然理解了“高手在民间”这句话的深
刻含意。的确是遇见真正的高人了！出来后，他就

把跟蔡表舅所谈的情况作了汇报。南归雁看事态
严重，就立即和县局的同志一起开了碰头会，大家
意见比较一致：不能他们闹啥就给啥，蒋存驴能授
予烈士称号吗？平常都干些什么事？偷鸡摸狗的，
胃口也太大了。不埋就搁着，不可纵容得寸进尺。
这时，何首魁因腰颈部都疼得厉害，已送县医院检
查去了。事情就僵持下来，只有安北斗每天到现场
支应着。

又放了好几天，灵堂实在臭不可闻，再喷消
毒水，人都无法落座。安北斗跟蔡表舅也磨了多
次嘴皮，仍是必须报烈士，这是处理一切问题的
前提。蒋家的“势力范围”也越聚越大，很快就扯
拉了上百号人的阵仗。拐弯抹角的亲戚，甚至都
牵连到外县去了。安北斗再次把灵堂正酝酿的危
机，向南归雁作了详细汇报。刚好何首魁也从县
上硬要回来，就把他拉回来了。县局、派出所和镇

政府举行了第十一次联席会议。何首魁是睡在一
块门板上参会的。

大家就家属团所提出的条件，逐条进行分析
研判。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报烈士不合适，尤其是熟
悉叫驴的，总把他与那些英雄模范联系不起来，一
说就想笑。其实除了蔡表舅，他的亲戚们也都没太
敢朝这方面想，知道自家人几斤几两，那就是一只

“过街老鼠”，能问政府多要几个钱就心满意足了。
唯有何首魁坚持要给荣誉，他躺在门板上慷慨陈
词道：
“这个姓蔡的表舅我知道一点，是个讲理讲

法治的人，农村就少了这样一些人啊！他这个表
舅虽然给存驴用的一些词有失恰当，或者拔高
吧，可这件事我认为是找到了推进方向。蒋存驴
同志属于政府在紧急关头征用的一个民工，这个

当没有异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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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还无所谓，家里五口
人三口姓秦，她是多数派，赚了。
后来进了学堂，发现多数派既不
值钱，也不安全；同学们都跟爸爸
姓，就她跟了妈，这说明什么呢？
呀，她爸倒插门！这话说出来味儿
虽然不对，毕竟是实情，就怕那些

天马行空的空想派，什么名目都
能给你找到：她爸不喜欢她呗，姓
都舍不得给她姓；她爸一定另有
其人，所以不姓景；这是个秘密，
听说景侉子到花街之前，秦素文
的肚子就大了；你们都别乱猜———
还用猜吗？不跟父姓肯定来路不
正！她外婆姓秦，她妈妈姓秦，她

也姓秦，谁能告诉我，他们家姓秦
的男人都到哪儿去了呢？

福小在斜教堂里问秦环：“奶
奶，我妈为什么也姓秦？”

秦环眼睛盯着耶稣，说：“你
妈是我在石码头上捡的，就跟了
我姓。”

“我也是你们在石码头上捡
的吗？”
“要能捡到乖福小，”秦环从

耶稣的脸转向孙女通红的小脸，
“奶奶早就挎着篮子等在石码头

上，每天捡他十个八个了。”
尽管如此，福小还是不放心，

念三年级了还是经常到石码头上
坐着，心想没准能捡到个孩子。她
看着来来往往的船只，既渴望又恐
惧某艘船上突然向她抛过来一个
小孩，如果接到了，她该让那孩子

姓什么呢？
当然，福小足够大，念了初

中，明白倒插门的奥秘、知晓父母
们经常偏爱男孩子时，也明白作
为姐姐她应该包容和忍让弟弟，
天赐的顺利成长她也肩负了一份
推不掉的责任，她就不那么钻牛
角尖了。他们的姐弟关系在四条

街上堪称典范，不比平秋和平阳
的姐弟关系差。好吃的好穿的好
玩的，她让天赐先拿，过去被迫养
成的习惯现在认为理所当然，尽
管有时候她也得靠说服自己才能
视之等闲。
“我是姐姐。”她把这句话写

在日记本的扉页上，打开就能看

见。
若干年后，她经常通过梦境

重返天赐的死亡现场，噩梦醒来，
她总要质问自己，我是姐姐，我有
充分的理由让弟弟去死吗？

经由梦境回到过去，这算不
算回忆之一种？梦是个相当奇怪
的东西，同一个梦不仅可以重复
做，而且这个梦越做越详尽，越做

越清晰。如果把当年她站在院子
中间的青砖小路上目击死亡现场
看作第一人称，那么，一次次梦境
对现场的描述就是第三人称，在自

己的梦里，福小有了全能的上帝
视角：

她看见自己站在过去的院子
里，看见了天赐，看见了所有可能
看见的房屋、砖石、泥土，生锈的

压水井，墙角的槐树、月季、丁香
和海棠，看见水台上猫在自己的
碗里喝水，两只麻雀在傍晚的时
光中神经质地跳跃在瓦楞上，甚
至看见了院子之外更广阔的背
景，仿佛电影里俯拍的镜头：每一
家房屋的瓦楞上都跳着几只麻

雀；所有草木都在风里摇晃；运河
水在傍晚一半蓝黑一半血红；有
的船走过来，有的船走过去，水面
波光鳞动，醇厚得如同油彩；花街
上的青石板路照见低头走路的行
人干亮的影子。福小在梦里听见
了风吹过天空、屋脊和树叶的声
音，听见猫的叹息、鸭子的腹诽、

麻雀压抑在嗓子眼里的尖叫，她
还听见穿行在运河里的船只自己
给自己数着一、二、三，左、右、左，
听见阳光落到行人头发上折断的
灰色的声音，当然，她必会听见血
液从天赐切开的一厘米长的刀口
里汩汩流出的声音，那声音在梦
中经常被突然放大，仿如饥渴的

吞咽声附着在她耳鼓上。父母在
河北的菜园里拉水斗浇菜，这是
土地逐渐萎缩之后，他们所剩不
多的田野劳动，他们正在告别农
民身份，水斗被拉起来，冲破空气
的声音像在撕裂一块破布，然后
水被倒进菜地，辣椒、西红柿、黄

瓜、韭菜一起张大了嘴，然后空水
斗再次撕裂破布，落到从运河流
过来的蓄水沟里，灌满水再拉上
来，景侉子和秦素文的汗滴落到
面粉一样细腻的干土上，发出噗
噗的隐秘声响。祖母在教堂里和

十字架上的耶稣说话，教堂歪斜，
每天都在向陈兴多的房子靠拢，祖
母没和耶稣说话的时候，多半在练
习读《圣经》，她听见祖母在念：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

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记念

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

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旧约·诗篇 137：5—6》）
这个梦她反复做，每做一次

梦里就增添几棵花树、多几只麻雀
和鸡鸭（有时候出现鹅，这种时候
很少，她总觉得鹅张开嘴的时候舌
头会变成一把刀）；运河里就会多
一艘船；花街上就会多一个行人
（影子必然越走越长）；风会渐大，
猫的叹息变得悠长；屋脊上要多长
出几丛荒草。父母还在拉水斗（父

母那天下午的确在拉水斗浇菜园，
老歪提醒景侉子明天不下雨后天
肯定下，景侉子说，他浇水是为了
青菜们今天就有水喝。他们为什
么偏要在那个下午去浇菜呢？），
他们在后来的梦里水斗越拉越快。
祖母还在斜教堂里（那天下午她的
确在教堂，她可以在任何时候做礼

拜，只有她一个人。她供奉着一个
人的主———耶稣，而世界上再也不
可能找到如此倾斜危险的教堂了，
她对自己和耶稣的安危从不怀疑。
祖母为什么那个下午必须得在教
堂呢？），在无数个梦里，祖母认识
的字越来越多；多年以后，她在平

安夜进了南京的金陵神学院，听见
五湖四海来的神学生在用普通话
诵读《圣经》，很不习惯，在她听
来，《圣经》根本上应该是用花街
的方言写成的。

（未完待续）


